 附件 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谈《红楼梦》

        子青和渊明旧稿由石壶整理，石壶旧思旧情则由清黉斋执笔，清黉斋因他钻研《石头记》有年，特以谈《红楼梦》为题访问他。谁知他面有犹疑之色，说：
        “多数谈《红楼梦》的学者，批评准过立说。”
        “能详细说说吗?”
        “自有红学一词以来，不论是索隐派或实证派，都带有浓厚的索隐色彩。究其原因，一来《红楼梦》作者明说‘将真事隐去’及‘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’；二来不少红学家若不心怀一股强烈的民族、创新或斗争意识，就拥有一套研究哲学、历史或科学的方法，使《红楼梦》流为一个‘小说牌’，由红学家根据自己的意识或方法填成一部新书，说它是《红楼梦》真事来隐去以前的面目。为了证明真有其人、其事、其境，长篇细论作者、版本、批语及相关的史料。由于顾此失彼，又由于缺乏学术审查，红学中包括极多人身攻击及牵强附会的文字，甚至产生痞子红学，对别家要求严格，对自己的立说则只须在某几点上与《红楼梦》相互吻合，便称其为‘证明’。”
        “你同意哪些红学主张?”
        “让我分几方面来介绍一百二十回的《红楼梦》，随谈随问，万不可视其为定论：

        (一)作者与版本
        脂砚斋有一本书，叫《石头记》，他自任主角宝玉。曹雪芹也有一本书，叫《风月宝鉴》，他的弟弟棠村曾为它作序。一日，脂砚请雪芹改写《石头记》。雪芹长于诗、词、曲、赋，却不愿参与这项艰巨的工作。庚辰本二十二回有夹批回顾这件事：

        看此一曲，试思作者当日发愿不作此书，却立意要作传奇，则不知有何词曲矣! 
    但他拗不过脂砚，终于同意披阅《石头记》。他们加入《风月宝鉴》及               曹家的某些资料，共同布局策划，由雪芹执笔，脂砚加批，前后数次，历约十年。但在前八十回尚未改定时，雪芹又不愿写了，庚辰本仅到八十回，缺六十四、六十七回，且十七、八回未分出。另外，在二十二回有墨批：

       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!叹叹丁亥畸笏叟。


        按丁亥乃耶元一七六七年，而雪芹逝于一七六三年。在七十五回前面又有墨批：


        干隆二十一年五月初对清。缺中秋诗，俟雪芹。
        按干隆二十一年乃一七五六年。批语以外，尚有敦诚的‘寄怀曹雪芹诗’：
        劝君莫弹食客铗，劝君莫叩富儿门；
        残杯冷炙有德色，不如著书黄叶村。
        到此，雪芹不愿写《红楼梦》的事已自曹家外传。脂砚成书的宿愿有三个困难：


(甲)  将原故事扩大，新故事加入，并把诸故事相连和分回，不仅困难，且促成欲罢不能的局面。家藏翻印的甲戌本、庚辰本、戚蓼生序本、红楼梦稿、己卯本、蒙古王府本及列宁格勒本，据此可以断言作者写《红楼梦》非由第一回顺序地写到最后一回，且书中文字曾经多次皱染，前面皱染的次数较多，因此先写成的机会也较大。但往往一个故事未结束，另一个又起，此即脂砚所说的千里灰线。这些草蛇灰线越写越多，终至不可收拾。
        (乙)  稿件的批阅和管理均非易事。庚辰本二十回、二十六回、二十七回及甲戌本二十六回、二十七回的批语都提到狱神庙、卫若兰射圃等五、六稿，誊清后被阅者遗失。
        (丙)  写成的稿被删去：甲戌本十三回后有朱批：
       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，作者用史笔也。老朽姑赦之，因命芹溪删去。
        同回眉批又写道：
        此回只十页，因删去天香楼一节，少却四、五页也。
        按老朽即畸笏，是曹家长者，作者必须照顾。庚辰二十八回记宝玉颁发作“女儿悲、愁、喜、乐”之令，不遵者罚饮十大海，逐出席外为人斟酒云云。文上有朱笔眉批，曰：

        大海饮酒，西堂产九台灵芝日也。批书至此，宁不悲乎，壬午重阳日。
        甲戌本亦有朱笔夹批：
        谁曾经过?叹叹，西堂故事。
        为了减少畸笏的感伤，作者避用西字，甲戌本第三回有
朱笔夹批：
        为大观园伏脉。试思荣国府今在西，后之大观园偏写在东，何不畏难之若此?
        前回在“后一带花园”旁也有夹批：
        后字何不用西字?
         恐先生堕泪，故不敢用西字。
        由此知作者不仅怕干涉朝政，还得照顾长辈。看官，写后“被删”或“遗失”，会不会比“禁写”更令作者“气难顺” ?
        由于脂砚本是《石头记》的主人，又曾参与《红楼梦》的策划，批书时信心十足，一若在评赏自家的笔墨。像甲戌本关于“甄士隐解好了歌”的夹批，更非不参与策划者所能写。另外八十回后缺“脂批”及少“诗、词、曲、赋”，使人觉得它的底稿多未经雪芹增删。庚辰本二十五回有畸笏在丁亥年写的朱笔眉批：
        ……至末回‘警幻情榜’，方知正、副及三、四芳讳。壬午季春，畸笏。

        按壬午即一七六二年。至十九回则更进一步说明：
        后观‘情榜’，评曰：‘宝玉情不情，黛玉情情。’
        这些不见于《红楼梦》的内容，可能在雪芹誊清以后遗失，可能在脂砚的《石头记》中，也可能曾经策划，但未落实。我觉得八十回以后尚存的残稿不少来自脂砚。试问：


        雪芹停写《红楼梦》数年，脂砚于批书之余，岂禁得住不继续增删?
        看官，脂砚的笔墨或不及雪芹，但他最能依原计划补充，因此减少了高鹗等人续书的困难；藏书人杨继振在《红楼梦稿》前面写道；
         兰墅太史手定红楼梦稿百二十回，内阙四十一至五十卷，据摆字本抄足。
        按《红楼梦稿》有正文及其上的改文；七十八回后有“兰墅阅过”四字。兰墅是高鹗的字。上面所谓摆字本就是程伟元发行的活字版，前后三种，姑称之为程甲本，程甲乙本及程乙本。程甲本有程伟元及高鹗的序各一篇。程伟元在序中写道：
         ……然原目一百二十卷，今所传只八十卷，……竭力搜罗……乃同友人细加厘剔，裁长补短，抄成全部，复为镌版，以公同好……。
        所谓友人，自然以高鹗为主，他在序中写道：
        ……今年春，友人程子小泉过予，以其所购全书见示，

        ……时干隆辛亥冬至后五日。铁岭高鹗叙并书。
        按辛亥冬至后五日，即一七九一年底。程乙本又有程、高引言：
         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!今得后四十回合成完璧，缘友人借抄，争睹者甚众，抄录困难，姑集活字刷印，因急欲公诸同好，故初印时不及细校，今复聚集各原文详加校阅，改正无讹……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，集腋成裘，更无他本可考

        ……壬子花朝后一日。小泉兰墅又识。
        按辛亥冬至后五日到壬子花朝后一日，只有两个多月。程甲本与程乙本相差约两万多字，据王佩璋查证，都是苏州萃文书屋印的，每页的起讫字，绝大多数相同。由辛亥年春至壬子花朝，前后约一年。因此高鹗所作的修改应该有限。虽然尽信书不如无书，但在未获得更可靠的参考文献以前，我宁愿相信程、高两人的序文。
        脂砚所导演的角色已略如前述，难怪甲戌本第一回有这样的朱笔眉批：

        ……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，是书何本(幸)……

          又难怪脂砚坚持用原名《石头记》。甲戌本第一回云：
        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，仍用《石头记》。
        另外，庚辰本及乙卯本都有“脂砚斋凡四阅评过“七个字，又都名为脂砚斋重评《石头记》。按乙卯即一七五九年，庚辰即一七六○年，种种迹象令我相信，在一七六○年左右，脂砚和畸笏对《红楼梦》的兴趣已逐渐地凌驾于雪芹之上。
        (二)  旨意与欣赏
        在第一回前面，作者借空空道人透露《石头记》原稿大旨不过谈情：

        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篡成目录，分出章回，题曰《金陵十二钗》。

        甲戌本‘凡例’又强调

        “红楼梦着意于闺中”。

        类此文字都说明了红楼梦旨意。但阴无阳不成阴，故作者须借顽石宝玉来介绍这些异样女子。另外，爱情故事须配备精彩的背景，读者才会感到真实和亲近，不自主地因移情作用而堕入其中，心甘情愿地为故事欢笑或悲泣。但《红楼梦》的背景文字并非著书主旨，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章回里可以有不同的旨趣，不同的读者也可有不同的感受。甲戌本第五回里有一条眉批：


        设言世人亦应如此法看《红楼梦》一书，更不必追其隐寓。
        这才是读《红楼梦》及任何一本小说的方法。当然，读者有读者的平常心，我也有我的取乐处。
        (三)  宗教、哲学与道德观。
          有人说《论语》的中心思想仅一字，曰：“仁”。如果只准用一个字来形容，那么《红楼梦》的中心思想就是“命”。《中庸》云：
        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。
        因此“命”就是上天通过祖先遗传给我们的本性，来自亿万年的“历炼”(或“进化”)。古(代中土的哲)人相信天地是不宜分割的整体，通过阴(--)阳(-)而生：
        天(≡)地(≡≡)氤氲，万物化醇；男女媾精，万物化生。
        《周易》记录古人怎样用阴阳来解释万象。但阴阳是一种关系而非两个物体。因此在《红楼梦》三十一回里，湘云说：
        阳阴两个字还只是一个字，阳尽了就成阴，阴尽了就成阳，而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，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。

        阴阳关系如万有引力，是天地运行无形的法则；甲可对乙为阴，对丙为阳，且可因时而异。但何时转变，则须由天命来主导，如月之初一亏而十五盈，非可由人恣意更改。然而“天命论”跟“宿命论”不同。依天命论，对未来我们能“小改”而不能“大改”，即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”读者且莫问何为“小改”，何为“大改”? 能具体回答则不成其为哲学、宗教或道德观矣! 但是我们可将“天命论”与西方文化相比较。西方人喜欢分割，在道德上分天地为善、恶，在哲学上分天地为心、物，在科学上分天地为原子：所谓“科”，就是分。演绎，归纳或辩证都是分割之法；称西方文化为“分割文化”，实不为过。[评：本书中心思想之一]
        宝玉常为分割所扰，例如在第二十回，他寡人有疾，以湘云用过的残水洗脸，还赞其香。‘花袭人’气他找别人服侍，他辛苦劝慰不果，为了摆脱袭人、麝月、宝钗及黛玉之情，念《南华经》，至外篇《胠箧》一则，不觉意气洋洋，趁着酒兴，不禁提笔续曰：
        焚花散麝，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，戕宝钗之仙姿，灰黛玉之灵窈，丧其情意，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!彼含其劝，则无参商之虑矣；戕其仙姿，无恋爱之心矣!灰其灵窈，无才思之情矣。彼钗、玉、花、麝者，皆张其罗而遽其穴，所以迷惑缠陷天下者也。[评：’劝’即 `勉’?] 
这段文字与老子《道德经》的第二篇甚至全书，不是异曲同工吗?只是老子论天下而宝玉论女子。可“恨”女孩虽都是水做的，却仍有别；宝玉刚跟袭人、麝月修好，次回又因调停湘云与黛玉之间的隙恼，落得两处的数落，正合前日所看《南华经》里的话：
        巧者劳而智者忧，无能者无所求，饱食而遨游，讯若不系之舟。
        又云：
        山木自寇，源水自盗。
        庚辰本有双行墨批，曰：
        “……宝玉有生以来，此身此心为诸女儿应酬不暇，眼前多少有益的事尚无暇去作，岂忽然要分心于腐言糟粕之中哉?可知除闺阁之外，无一事是宝玉立意作出来的。”
        虽然诸钗在宝玉心目中有亲疏之别，但宝玉体贴女孩，缺一不可，经常为此烦恼，心想，

        “如今不过这几个人，尚不能应酬妥协，将来犹何为?……”。

        由此我们领悟到宝玉视天下女孩为一体，难怪警幻仙姑在第五回赞他为天下第一淫人。
        为方便叙述，我把阴阳关系所得的宗教和哲学涂上几许我的色彩，而称它作黄教、黄学，其中黄即大地之黄。
        问：“阴阳论反对分割；怎么又分出黄教、黄学?”
        石壶道：“宗教是哲学的情绪化，哲学是宗教的理智化，故宗教和哲学实为一体的两面。”
        “愿闻黄教。”
        “中土的阴阳说跟信仰繁殖的祖宗教密切相关：由甲骨文得知，中土在三千五百年前便有崇拜祖先的宗教；殷王祈求神祗，但享祭的是祖先。这种祭祖的习俗至今不衰。[评：连耶教都要用使徒行传里的经句，说什么只要你相信主，你和你一家都得救。只是当你信主以后，他们又嫌一个代表不够，要你家人也相信，说不信的必会灭亡!]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回写道，旧历新年皇帝按例赏给封荫的官吏，供其祭祖。曹家祭祖的排场活现于该回的文字里，正如先皇御笔所书：
        勋业有光昭日月，
        功名无间及儿孙。

因此家族愈大，就越多发迹的机会。在《红楼梦》第四回里，作者用“护身符”来反映曹家怎样连络结亲，成为皇族以下最有钱势的家庭。中土皇朝便是这样以家形成的。所谓国法，不过是皇家之法，以大‘家’来统治‘家’”。有人说祭神祭祖是迷信，我说：

        “今之哲学，明之宗教。盖人所知，不仅沧海一粟，且自以为知。既明日复明日，皆言今是而昨非，何不早说昨非今亦非? 须知祖宗教源于对祖宗之希望，非源于对祖宗之知，为什么说它迷信呢?” [评：智慧(知)和希望是本书主题名之一。]
        “愿闻黄学。”
        “黄学认为万物之间的关系先我们而存在。为方便叙述，我用‘道’来称呼这个当然的关系。既然是当然的关系，人可‘发现’道，却不能‘发明’道。黄学不主张分割，故以悟得道。所谓悟，即自修为明镜，反照客体，而不刻意改变客体。故黄学主‘无为’之治，行‘无为’之教，然‘无为’乃‘不违反’自然，而非‘无所作为’。且看黛玉和宝玉怎样悟道。在九十一回里，她说：
        “宝姐姐和你好，你怎么样?宝姐姐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?宝姐姐前儿和你好，如今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?今儿和你好，后来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?你和他好，他偏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?”
        宝玉呆了半晌，忽然大笑道：
        “任凭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。’
        “瓢之漂水，奈何?”
        “非瓢漂水，水自流，瓢自漂耳!”
        此时他已非二十二回里的宝玉，能解黛玉所作的“无立足境，方是干净”及宝钗所引慧能的诗：
        菩提本非树，明镜亦非台，
        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?
只差一执着——对女孩之情，可悬崖撒手矣!是的，所谓悟，是将自己溶于万物之中，以自己的生命来悟万物的生命，但“自己”和“万物”乃调和的“阴阳”，而非对立的物体，都是为便于叙说而定的假名。故悟道者爱儿女、父母、亲戚、朋友、同胞、人类、动物、花草、树木、山水、天地，如护其肢体，有亲疏而无对立。《红楼梦》里爱物的例子甚多，第一回记宝玉、黛玉本是石、草，二十三、二十七回记宝玉、黛玉葬花，六十一回里记晴雯撕扇，都是爱物之极。”
        问：“《红楼梦》的道德观又如何?”
        石壶说：“哲学诉之于情者为宗教，诉之于行者为道德。古人反对分割，故要求哲学、宗教及道德一致，其于修身齐家，实远胜过西方的个人主义(人类的分割主义)。孔子述《论语》，老子作《道德经》，其可贵处在‘知行合一’。《红楼梦》的‘行’终不离‘命’。在第一回，作者已揭开命运之幕：顽石心慕人间繁华及绛珠草欲以泪还灌溉之恩；因此一事便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下凡。甲戌本云：

        ‘那’红尘中却(确)有些乐事，但不能永远依恃。况又有美中不足，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，瞬息间又乐极悲生，人非物换，究竟是到头一梦，万境归空。
        此处有夹批说，前四句乃一部总纲。第一回末作者又用好了歌来加强这四句话的效果。其后在第五回，作者借宝玉来展开‘红楼梦’：以画、字、曲来预报贾宝玉、林黛玉、元春、探春、史湘云、妙玉、迎春、惜春、玉熙凤、巧姐、李纨、秦可卿(十二金钗)、香菱(副钗)、晴雯及袭人(又副钗)的天命。以各种方式来预报天命是《红楼梦》的特点之一。脂砚在庚辰本四十八回批香菱梦里作诗，批得好：(双行墨批)
        一部大书起是梦，宝玉情是梦，贾瑞淫又是梦，秦之家计长策又是梦，今作诗也是梦，一并风月膉(鉴?)亦从梦中所有，故《红楼梦》也。余今批评亦在梦中，特为梦中之人，做此一大梦也。脂砚斋。

        问：“如此说来，‘人生一梦’原是命?”
        石壶道：“梦者，幻也。人生如梦，正是‘好事多磨美中不足’的注解。然而人生不足处有甚于梦，否则老残为什么说人生不如一梦?相信天命方可用梦来预告未来；相信天命方觉贵贱是上天的安排，而不起斗争之念，事不如意亦不至心态失衡。《红楼梦》里的人物若缺乏天命的信仰，就不可能在一块儿生活而不引发革命；同样读者不信天命说，也不易掌握《红楼梦》的内容。
(四)  文学与艺术。
        甲戌本凡例云：
        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……。
        在第一回里又说：
        “……竟不如我半生亲睹亲闻这几个女子，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，但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，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……。”
        此文上方有朱笔眉批：
        事则实事，然亦取得有间架，有曲折，有顺逆，有朠带，有隐，有见，有正，有闰，以至草蛇灰线，空谷传声，一击两鸣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云龙雾面，两山对峙，烘云托目，背面傅粉，千皱万染，诸奇书中之暗法亦不复少。余亦于逐回中搜剔剡剖，明白注释，以待高明再批示误谬。”


        这是脂砚对《红楼梦》写法的总评。同回脂砚说雪芹作书有传诗之意；次回又在回首诗下批道：
        只此一诗便妙极。此等才情，自是雪芹平生所长。余评书，非关评诗也。
        所以我们应先来听听雪芹怎样借黛玉教香菱，发表他的歪诗议论：
        第一是立意要紧，若意趣真了，连词句不用修饰，自是好的。这叫做不以词害意。


        是的，像音乐及舞蹈般，文学最基本的任务是表达个人的情意，而诗尤其要用精简优雅的句子含蓄地表达凝聚之情。一旦激情相迫，哪里有空闲去将就乐谱、舞法及韵律? 诗歌早已如山洪暴发，拦阻不住；这跟‘为作诗而作诗’，甚至‘为权、名、利、欲而作诗’，其途正反。‘先有情，后作诗，正足以解释诗怎样随社会的变迁由简朴的二言诗、四言诗发展为五言诗、七言诗，发展为词、曲，又发展为白话诗、时代曲。另外，文学的发展不是单向的，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学。通过交往，不同的支流可以汇合为一，《楚辞》便是这样演变为汉赋的。不同的人也可有不同的感受，因此有人能带动时代，例如词至宋朝才逐渐盛行，但南唐李后主的故国情怀很难用七言诗的韵律来框捆，他的小词，实已赶先登峰造极。”


        “雪芹的诗家喻户晓，不宜再提。你何不替香菱作一、两首歪诗?”
         “万不可为作诗而作诗!”
        我趁他不留意，偷了他桌上的一首歪诗，来和读者共享：


        手抚手，暖流过心扉；
        手抚手，目光通情意。
        似是平常心怀，潇洒地收手飞去；
        似是离愁难耐，忧郁地任手缠弄。
        是将别未别?是不别之别?
        是久别重逢?是久逢暂别?
        人生果然是旅程!
        我不走你走，你不走我走；
        我们都不走，时间仍要走。
        走就走，但莫令人牵挂；
        更莫带走青颜壮志。
        今夜，金星传恨，
        让我们手抚手，尽情地欢乐；
        让我们手抚手，勇敢地悲泣。
        明朝，银河送信，
        你在天涯，我在海角，
        爱深不言悔，宁痛不弃情；
        只因曾相握，想的，梦的，仍是手抚手。

        石壶道：“除诗以外，雪芹擅于涂抹爱情故事，但在欣赏他的笔墨以前，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古人在这方面的想法和成就。《诗经》云：
        有女怀春，吉士诱之。
        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
        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扬；

        邂逅相遇，与子偕藏……。
        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……

        《论语》记孔子 (西元前五五一——前四七九) 言：
        “关睢乐而不淫!哀而不伤。”
        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‘思无邪’。”

        《史记》孔子世家记孔子对《诗经》喜好之情：
        “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而歌之。”
        《孟子》梁惠王篇记齐宣王与孟子(约前三九二——前二八九)的对话：
        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
        孟子告诉齐王，只要能跟百姓同享，好色无碍于王政。
        宋秦观作《鹊桥仙》：
        纤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暗度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
        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?  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?
        至元代，王实甫将唐《会真记》逐渐演变成的《董西厢》改写为曲、剧兼优的《西厢记》，其中红娘伴着崔莺莺私会张生，并自带被褥，大胆美艳之极。至明末，有笔名笑笑生者，不知吃了什么药，竟胆敢将西门庆荒淫无度的生活，写成文、词兼优的《金瓶梅》。书中露骨地描述西门庆与潘金莲、李瓶儿及春梅等人的淫乱关系，即使不用银托子、硫磺圈、白绫带、和尚药……，其淫荡远过于贾琏和‘多姑娘’在二十一回演的那出床戏。


        有了前述的历史背景，我们怎样来吹捧《红楼梦》?原来宝玉更淫!仙姑称其淫为‘意淫’ ，脂砚称之为‘体贴’。且看作者怎样布局：人，特别是女孩子，最怕时间飞逝。若能常驻于年华二八左右，该是多么好呢?作者特别照顾这点。第三回黛玉初见宝玉时，算起来两人只有五、六岁，但心态上已臻含苞待放之年：
        黛玉一见，便大吃一惊，心下想到：‘好生奇怪，倒好象在哪里见过一般，何等眼熟到如此地步?……

宝玉细看黛玉形容，因笑道：

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

贾母道：又可是胡说，你又何曾见过?
        宝玉道：虽然未曾见过，然看着面善，心里就算是旧相识，今日又作远别重逢，亦未为不可。”
         至第六回，宝玉跟袭人初试云雨情。此时他至少有十二、三岁。但到第二十二回：

        “因这几首诗，当时有一等势力人见是荣国府十二、三岁的公子作的，抄录出来各处称颂，再有一等轻浮子弟爱上那风骚妖艳之句，也写在扇头壁下，不时吟哦赏赞，因此竟有人来寻诗觅字，请画求题的。宝玉亦发得了意，整日家作一些外务。”

        可见经历数年，他仍是十二、三岁；只有在美丽的回忆中可以少过这个岁数，例如在第二十回，他未及十五岁，黛玉等亦尚未进大观园，黛玉嫉妒他去宝钗处，哭个不停，他说：
        你是个明白人，难道连“亲不间疏”，“先不僭后”也不知道?我虽糊涂，却明白这两句话。头一件事，咱们是姑舅姊妹，宝姐姐是两姨姐妹，论亲戚，他比你疏。第二件，你先来，咱们两个一桌吃，一床睡，长的这么大了，他是才来的，有个为他疏你的?”
        但若不说明，黛玉、宝玉初见时那‘大惊’和‘面善’之态，像是能在一块儿吃睡的儿童吗?原来作者在金陵残梦里顾不得时光飞逝，那年长的等年幼的，年幼的追年长的，以致在大观园盛期，众金钗以二八左右的年华环绕着宝玉。临此温柔乡，就难怪宝玉‘富贵不知乐业’及‘无故寻愁觅恨’。
        让我们去追寻金陵残梦的起源。看官，《红楼梦》是宝玉在秦可卿的闺房里梦出来的。梦里警幻以乳名兼美字可卿之妹许配给宝玉。那宝玉恍恍惚惚，依警幻之言，未免有儿女之事。这是明说作者有意雕塑秦可卿为天下第一美人，并对她作不淫之淫。然若真个依作者心中设想写去，在人间可卿即使被形容为‘万般皆佳’，也必为紧密相连的‘唯是无德’一笔勾销了才故秦可卿不能演天下第一美人。作者不得不借仙师捏成宝钗和黛玉，一个‘可叹停机德’，一个‘堪怜咏絮才’；又捏成袭人和晴雯，秉赋分别跟宝钗、黛玉相近，只因出身不同，言行可以随便些。这样，温柔乡才够完备。

        有人问宝玉是雪芹或脂砚的化身?
        石壶说：“甲戌本第三回写宝玉‘面若中秋之月’，有眉批云：
        ‘少年色嫩不坚劳’，‘以及非天即贫’之语犹在心，今阅至此，放声大哭。”


        庚辰本十八回夹批云：

        “批书人领至(过)此教，故批至此，竟放声大哭。俺先姊先(仙)逝太早，不然，余何得为废人耶?”

        庚辰本第二十二回，有朱笔眉批云：

        “凤姐点戏，脂砚执笔事，今知者聊聊(寥寥)矣!”

        类比评语，说明宝玉的确是脂砚的化身。但整本书的人物，历经数次增删，早已脂砚化兼雪芹化矣，请莫再猜谁是谁的模特儿罢。且说宝玉的‘女儿不足症’，直令人为之抹汗。暂且撇开喜吃胭脂的贾宝玉，只说那金陵城内的甄宝玉。第二回写道：
        “他说：‘必得两个女儿伴着，我方能认得字，心里也明白，不然，我自己心里糊涂。又常对跟他的小厮说：
        这女儿两个字，极尊贵清净的，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宝号还更尊荣呢。你们这浊口臭舌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。但凡要说的，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，设若失错，便要凿牙穿腮。

        令尊也曾下死笞，楚过几次，无奈竟不能改，每打的吃痛不过时，他便姐姐妹妹乱叫起来……。遂得了秘方，每疼痛之极，便叫姊妹起来了……”
        如此竟能转“痛极”为“乐极”[评：痛快!]，当作是被女孩子重笞，其寡人之疾可谓过人一等。我特将因“久求不得”或“得而复失”，郁积在胸的怨流，称为“情感动能”。呜呼! 作者的“情感动能”骤升，如水涨过堤，水沸成气，非寻出路不可。作者以写作来疏导激情，寄理想于大观园。大观园和陶渊明的桃花源都是失意者的理想世界，而又都是以儒、道、佛所促成的黄学来涂抹的，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唯美的人生观，但在寻美的过程中，不曾干扰现实的世界。我称这种寻美为“内寻”，或“不寻之寻”。说大观园是随园也罢，行宫也罢，重要的是：它的主要内容在尘世上是不存在的。为进一步领悟“内寻”，我们强调在意境上，作者笔下的大观园不是徐志摩笔下的《爱眉小札札》，也不是陆小曼笔下的《小曼日记》。徐志摩和陆小曼所表达的也是唯美的人生观，但他们用西方的分割文化来寻美：先将世界一分为二，然后去征服对方。我称这种寻美过程为‘外寻’或‘浪漫之寻’。由于时过境迁，失去的情鲜能追回，因此“外寻”和“内寻”都常以悲剧收场。但两种悲剧的心路历程迥异：‘外寻’者以征服的姿态来寻美，即使成功，事后却有一种失落，而这失落感更随着征服范围的扩大而增加。是的，当人征服全世界的时候，不仅失去了朋友，更失去了敌人；人的孤寂莫此为甚。“内寻”者则以悲悯的心态来寻美，例如春去伤春，秋去悲秋，恳请时光驻。但此伤、悲、恳并不干扰春秋和时光；它是一种无奈，一种希望。正是“不伤春亦去!”作者所怀的金陵残梦不限于女儿国。康熙第二至第六次南巡均以织造署作行宫。曹家被抄回北京后，自然地在五腑脏内郁积一股情感动能，遂以《红楼梦幻》的精神生活代替当年秦淮繁华的物资生活，其心态颇接近于李后主。但限于环境和自身的条件，只能以含蓄的形式写在纸上，借省亲写康熙南巡，借大观园写行宫，借刘姥姥写曹家显赫，借焦大写曹家腐化……。对曹家说来，《红楼梦》的豪门和书香排场几乎是现成的，只待作者用情将它升华；这情是以作者为中心来发泄的。如果雪芹、脂砚及畸笏的情感不一致，就必须相互调整，否则就会造书中人、事、物的不协调。这也是读书者、欣赏者及评论者的主要困难。每面‘民族’、‘阶级’或‘个人’情感的心镜，不都曾反映出一套红学?细思，曹雪芹着意于闺中，他怀的是少年的金陵残梦，甚至通过女孩写出自己对她们的愿望。脂砚所怀的也是少年的金陵残梦，甚至以宝玉自居。畸笏年纪较长，所怀的是成年人的金陵残梦：书中某些事物，读者看去，如过眼烟云或空中飞鸟，无意久留，他却因景触情、感叹万分……。
        “您看红学的前景如何?”
        “自胡适以实证方法研讨《红楼梦》以来，在版本和史料上都大有收获，但其后有人认为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自叙传，有人认为《红楼梦》着意于暴露和批判封建制度，又有人认为研究《红楼梦》要有新典范，方可突破旧典范里“技术上的崩溃”。其实《石头记》所表的情意，就是再生一芹一脂，亦无以作“科学”的说明。欣赏《红楼梦》的危机在“感情上的失落”。由于时过境迁，人的现实生活及理想生活难以配合《红楼梦》。如果一个人未曾翻过筋斗，储蓄相应的情感动能，即使身怀文学绝技，面对《红楼梦》，自然无能感其好色不淫，怨诽不乱之情。欣赏《红楼梦》必先在心态上把自己退回到十八纪：对儒、道、佛有所了解，方能体悟甄士隐解《好了歌》、黛玉葬花、晴雯撕扇及宝和黛玉对禅语的故事；对曹家有所了解，才能体悟他们为什么急着要捉回失去的光。是的，任何人在此情景下都会得此梦。我尚记得一位朋友，在看罢《石头记》时，曾拍案惊叹，叹古人先怀此金陵残梦。”
        夕阳西沉，懒洋洋地向着东边的云朵，抹上几许残红……。听石壶谈《红楼梦》后下山渡海，我独自斜坐在天星轮上，正待闭目养神之际，俄见一栋栋高楼大厦，自尖沙咀附近逐渐消失。朦胧里火车驶入钟楼；她挽着我的手上车，直向粉岭奔来，只见
        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，
        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巅，
        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，
        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
不觉崇廉堂在望，她正要敲门，我却被旁边的乘客唤醒，原来船已到岸了。我恨他!恨他赶走昔日粉岭的景色；恨他腰斩我的残梦。心想，可恶，莫过于夺梦人。
        夜深，万籁俱寂，我伏案窗前，细心地整理石壶的 ‘谈《红楼梦》’，却发现已忘掉大半。小半总胜于无，我还是一口气把它写完。
[评：清黉斋以 ‘谈《红楼梦》’ 正式引入教主石壶，其文重千斤，其脚踏古今。比较主角，石壶理中带情，子青情中带理，渊明则沉溺于情，可谓情情。三人背景和年龄相仿，结义以后共创黄学、黄教，自此思、感、行更趋一体，除情以外，令人难辨。呜呼，临此钱、权汜滥的时代，上天生此三子，旨在讽刺世事或净化人情?世人欲求学问洞明或文章练达，均不可不读《游子情》。)
